
责任编辑 吴赛赛 电话88699818－2255 7模式口记忆 2020/5/28
责任编辑 王羽仪

石景山报

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末代皇帝曾经住在模式口
模式口的老人，经常自豪地说，末代皇帝溥仪也打

我们这儿住过！也是，皇上可是天子！旧时见天子，
那可不是一般百姓能轻易做到的事儿。

到底是怎样的机缘，溥仪住到了模式口呢？
这事还要从毛主席说起。
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

讲话，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其处理方
式，只能逐步改造，而不能简单处决。随后，中共中央
成立了“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有关战犯的政
策和重大问题的研讨与处理。1959 年，在中央会议
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战犯的学习
改造情况报告后，很是满意。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
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
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
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特赦令》，其中第一条：“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
犯罪犯，关押十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起
初，战犯管理所向中央报请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中并没
有溥仪。但毛泽东说：“要特赦，就先放‘皇帝'，我们共
产党要有这个气魄 ！”

1959 年 12 月 4 日，对溥仪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
日子，他被释放了！后还被毛泽东推荐为全国政协委
员。溥仪从前朝的皇帝到“本朝”罪犯，又从罪犯成为

一名无罪公民，再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在任何一个
朝代都是绝无仅有的。

特赦回京之后的溥仪，曾在西山林场劳动过一段
时间。西山林场就位于模式口村北的翠微山麓，溥仪
当时就住在模式口靠近村北的一间房子里。位置就在
今第四纪冰川陈列馆东，永定河引水渠南，一座普通
普通的小屋里，甚至直到现在都没有门牌号。也是在
这间简陋的小屋里，溥仪开始了将后来公开出版且至
今已经再版二十多次的《我的前半生》的“灰皮本”转
为“定本”的工作 。

住在附近的一些老人回忆说，溥仪出门一般都戴
着一顶鸭舌帽，走路不紧不慢，很少说话，完全没有想
象中皇帝的威严。曾经走街串巷卖面茶的“李记面
茶”第二代传人李庭汉曾说：溥仪很喜欢喝我家的面
茶，每次他拿个搪瓷缸子，带着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
低，也不说话，打完面茶，给了钱转头就走。也许此时
的溥仪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
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
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

但住在这里的时间不长，大约几个月。不久，溥仪
获得他在新中国的第一份工作——植物园园丁，然后
就搬走了。

溥仪成为园丁也是颇有故事的。据说，被特赦后，
他曾主动提出两份职业，不过都被周总理否决了。溥
仪提出的第一份工作是希望自己可以当一名医生。原
因是他自小身体不好，天天以药为饭。这样想来，大

概与林黛玉差不多吧！记得林黛玉刚进贾府时，贾母
问她，从何时开始吃药的，她的回答是：我自来是如
此，从会吃饮食时就吃药。我们猜想，大概溥仪也是
如此吧！但是十年的监狱改造，溥仪自然没有了在

“宫里”的便利，因此他自学医学知识，最初想必只是
为了自己的身体。久病成医，因此出狱后的他认为自
己能够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当时负责安排溥仪工作
的周总理认为溥仪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医生是个人
命关天的职业，所以没有同意。溥仪提出的第二份工
作是回到故宫工作，成为故宫的看守人或者解说员。
周总理依然没有同意。他认为溥仪的末代皇帝身份太
过特殊，不适合到故宫工作。最后经过周密考虑，周
总理提出让溥仪到北京植物园工作，原因是那里游客
较少，利于溥仪的安全；再者，溥仪身体不好，那里的
工作也相对轻松。溥仪愉快的接受了总理的安排。

溥仪的一生先后当过三次皇帝，又三次被推翻，这
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
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许最能准确地表达
他“传奇”的一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溥仪被苏军抓到苏联成
为战俘。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其交还给中国政府，
回国后的溥仪开始了十年的监狱改造生活，直到 1959
年获得特赦，才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公民。

我想，后来在植物园工作的溥仪是否曾经回到过
获得自由身后曾经栖息的地方——模式口，我们就不
得而知了。

七七事变中“嚓嚓嚓”的磨刀声响彻山谷

如果说七七事变与模式口有关，你是不是不信？
如果说《大刀进行曲》与模式口也有关，你是不是更不
信？要揭开这个秘密，还要从 29军的大刀队说起。

29军的大刀队
29 军原属西北军，由冯玉祥将军一手创建。初

期，西北军因为部队扩充快，枪支弹药不足，为了加强
部队的作战能力于是统一给士兵配发了大刀。其实，
在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因缺乏现代枪炮装备，武术、冷
兵器的使用是很多部队的常用方式，以此作为提升战
斗力的重要补充。同时，在日军装备优良的情况下，
可利用近战、夜战，发挥武术、大刀的威力。中国历史
上将传统武术引入军队的现象，并不罕见。时至今
日，某些部队依然在延续教授武术的传统。

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刀的威力，冯玉祥还聘请
了以李尧臣为主的一批武术高手，创编了一套 29 军独
有的非常实用的“无极刀”刀法。这种刀法“劈、砍、
刺”皆可，比起日本的军刀灵活了很多。大刀队成员
是精挑细选的，由李尧臣亲自传授。数月后，已经掌
握相当熟练后的大刀队再将刀法传授给全体官兵。

“无极刀”在喜峰口战役中显示出了极大的威力。
1933 年 3 月，日军在喜峰口外以猛烈炮火攻击中国守
军阵地，29 军 109 旅在旅长赵登禹的指挥下，先是隐
藏，尔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日军近百人的头颅“欻
欻”砍杀落地。之后，又组织 500 余名大刀队员，凌晨
摸黑冲进日军军营，致使 400 余名日军在睡梦中就一
命呜呼。

喜峰口战役是中国军队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取得
的首次胜利，史称“喜峰口大捷”。猖狂的日本鬼子梦
中身首异处，无论如何是他们无法想到的，孰能不破
胆？后来，日军指挥官命令日本士兵在脖子上套上特

制的铁护圈，以防脑袋被砍掉，晚上睡觉也不敢取下。
现在想来，这日本鬼子被大刀队吓得真是不轻呀！
模式口，曾经驻扎着这样的“大刀队”
模式口村东口原来有个叫“碑儿上”的地方，具体

位置就是今天村东口一直往北，永定河引水渠桥头的
西南侧，模式口水电站下边。那个时候这个地方驻扎
着一个营的部队。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
到中国守军第 29 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
枪射击，炮轰宛平城，29 军奋起抗战。当天晚上指挥
战斗的是 29 军 37 师 110 旅 219 团 3 营营长金振中。之
后驰援的部队就是“碑儿上”的一个营。

这只部队是 29 军 219 团的一个营，七七事变当天
接到命令，做好适时驰援的准备。三天后，这只部队
按照指令挥舞着大刀驰援宛平，再一次将日军杀得抱
头鼠窜，屁滚尿流。这个喜讯很快传遍全中国，三天
后著名音乐家麦新创作了慷慨激昂传唱至今的《大刀
进行曲》，于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看准那
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
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传遍华夏大地，成为抗战时
期家喻户晓的一支名歌。

一个采访，揭开了尘封80多年的秘密
2019 年 7 月，一个淅淅沥沥的阴雨天，我与模式口

村孙氏太极拳传承人刘桂祥老师约定在他的武馆见
面。善谈的刘老师不仅将如何走上武术生涯及这些年
致力于武术研究等方面的过程和想法“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还说出了尘封 80多年的关于模式口的秘密。

据刘老师讲，当年冯玉祥为 29 军聘请的一批武术
高手中有一个人叫张钰，当年的喜峰口战役和七七事
变他都是亲历者，那时他就随驻军在模式口村东的

“碑儿上”。解放后，张钰住在石景山区的广宁村。
1965 年，12 岁的刘桂祥听说广宁村有个叫张钰的

人，曾经是 29 军 219 团的团教练，大刀术是横扫北京
城。心想：家门口竟然就有高手！不足 10 岁的刘桂祥
曾经跑到几十里之外的天坛拜师学艺，那时的几十里
地，可不像现在个把小时就轻松抵达了。那时代的交
通，辗转的不易，何况是对于一个孩子。于是，他央求
母亲，后通过家里的亲戚七拐八绕地找到了张钰，张
钰看到这孩子，试了几下，自语道：“是练武术的料
儿。”于是就收下了这个小徒弟。有一次，在广宁村北
侧的山坡树林中，习武空挡闲聊时，张钰将自己那段

军旅生涯的故事告诉了这个小徒弟。
据说，7 月 7 日，卢沟桥的枪声在模式口听得是真

真儿的。8 日，营长秘密与村长、乡绅商议，找些磨刀
石和磨刀匠，将刚刚从北平城内运送来的几十箱大刀
开刃，随时准备驰援宛平。为啥非要找磨刀匠呢？开
刃不同于磨刀，开刃是个技术活。同一把刀，同样的
磨刀石，不同的人开刃刀锋利度可以相差甚远。因
此，找磨刀匠是为了保证这一批崭新的大刀在战场上
发挥极致，以一当百。但是，这节骨眼，能找到这么多
磨刀匠吗？大家心里没谱。不知怎的，一传十十传
百，不多时候，几十位磨刀匠就齐齐地聚到了“碑儿
上”。大家一字展开，说干就干。于是，“嚓嚓嚓”的磨
刀声响彻山谷。

这大刀的开刃与我们家里的菜刀开刃可不同，家
里的菜刀充其量刀刃也就是 20 公分左右，而 29 军的大
刀连同刀柄基本都在 80 到 100 公分。因此，一把刀怎
么也要个把小时的功夫才可以开好。开好后，还要在
刀柄的刀环上系上红色的带子。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几十位磨刀匠已经连续作战
几个小时了，有的人腿麻了，就把刚才左腿在前的换
成右腿，蹲着的改成跪着，坐着的改成蹲着……但是没
有一个人离开，就这样，没白天没黑夜地，几十位磨刀
匠彻夜“嚓嚓嚓”……

当大刀准备就绪不多时，部队就接到了命令。7
月 11 日零时，全营战士悄无声息地背着雪亮的大刀奔
赴宛平。凌晨 2 时，和金振中的营会合随即与日军在
卢沟桥的铁路桥激战，锋利的大刀使战士们勇往直
前，19 岁的战士一个人就连砍 13 名日本兵。经过两个
多小时血战，日军一个中队被歼灭，我方大部分战士
也牺牲了，所剩无几的官兵也都成了“血人”，张钰就
是其中一个。

走出武馆的大门，雨已经停了。为了验证刘老师
说的地界儿，我绕道至模式口的山脚，在那个叫做“碑
儿上”的地方停下了车。因为是雨后，所以这里安静
极了。对于模式口，这也算是难得。千百年来这里人
来熙往，驼铃阵阵，商贾云集。站在永定河引水渠的
南岸，望着西山新雨后的山峦，这时耳边想起了“嚓嚓
嚓”的磨刀声。心想：80 多年前那几十个磨刀匠、那几
百把大刀，那没黑天没白天的“嚓嚓嚓”一定是响彻了
西山的每一座山谷，震撼着中华民族每一位幸存者的
心灵。 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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